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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

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逐逐

野马之尘，罔两见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

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

聚，所积益夥。甚者：人非化外，事或奇于断发之乡；睫在眼前，怪

有过于飞头之国。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展如

之人，得毋向我胡卢耶？然五父衢头，或涉滥听；而三生石上，颇悟

前因。放纵之言，有未可概以人废者。 

    松悬弧时，先大人梦一病瘠瞿昙，偏袒入室，药膏如钱，圆粘乳

际。寤而松生，果符墨志。且也：少羸多病，长命不犹。门庭之凄

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每搔头自念：勿亦面壁

人果是吾前身耶？盖有漏根因，未结人天之果；而随风荡堕，竟成藩

溷之花。茫茫六道，何可谓无其理哉！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

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

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

虫，偎阑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康熙己未春日，柳泉自题 

画壁 

    江西孟龙潭，与朱孝廉客都中。偶涉一兰若，殿宇禅舍，俱不甚弘

敞，惟一老僧挂褡其中。见客入，肃衣出迓，导与随喜。殿中塑志公

像。两壁画绘精妙，人物如生。东壁画散花天女，内一垂髫者，拈花

微笑，樱唇欲动，眼波将流。朱注目久，不觉神摇意夺，恍然凝想。

身忽飘飘，如驾云雾，已到壁上。见殿阁重重，非复人世。一老僧说



法座上，偏袒绕视者甚众。朱亦杂立其中。少间，似有人暗牵其裾。

回顾，则垂髫儿，冁然竟去。履即从之。过曲栏，入一小舍，朱次且

不敢前。女回首，举手中花，遥遥作招状，乃趋之。舍内寂无人；遽

拥之，亦不甚拒，遂与狎好。既而闭户去，嘱勿咳，夜乃复至。如此

二日。女伴共觉之，共搜得生，戏谓女曰：“腹内小郎已许大，尚发

蓬蓬学处子耶？”共捧簪珥，促令上鬟。女含羞不语。一女曰：“妹

妹姊姊，吾等勿久住，恐人不欢。”群笑而去。生视女，髻云高簇，

鬟凤低垂，比垂髫时尤艳绝也。四顾无人，渐入猥亵，兰麝熏心，乐

方未艾。忽闻吉莫靴铿铿甚厉，缧锁锵然，旋有纷嚣腾辨之声。女惊

起，与生窃窥，则见一金甲使者，黑面如漆，绾锁挈槌，众女环绕

之。使者曰：“全未？”答言：“已全。”使者曰：“如有藏匿下界

人，即共出首，勿贻伊戚。”又同声言：“无。”使者反身鹗顾，似

将搜匿。女大惧，面如死灰，张皇谓朱曰：“可急匿榻下。”乃启壁

上小扉，猝遁去。 

    朱伏，不敢少息。俄闻靴声至房内，复出。未几，烦喧渐远，心稍

安；然户外辄有往来语论者。朱跼蹐既久，觉耳际蝉鸣，目中火出，

景状殆不可忍，惟静听以待女归，竟不复忆身之何自来也。时孟龙潭

在殿中，转瞬不见朱，疑以问僧。僧笑曰：“往听说法去矣。”问：

“何处？”曰：“不远。”少时，以指弹壁而呼曰：“朱檀越何久游

不归？”旋见壁间画有朱像，倾耳伫立，若有听察。僧又呼曰：“游

侣久待矣。”遂飘忽自壁而下，灰心木立，目瞪足软。孟大骇，从容

问之，盖方伏榻下，闻扣声如雷，故出房窥听也。共视拈花人，螺髻

翘然，不复垂髫矣。朱惊拜老僧，而问其故。僧笑曰：“幻由人生，

贫道何能解！”朱气结而不扬，孟心骇叹而无主。即起，历阶而出。 

    异史氏曰：“幻由人作，此言类有道者。人有淫心，是生亵境；人

有亵心，是生怖境。菩萨点化愚蒙，千幻并作，皆人心所自动耳。老

婆心切，惜不闻其言下大悟，披发入山也。” 

    【今译】 



    江西的孟龙潭曾和一位姓朱的举人一起客居京城。有一天，他俩偶

然走进一座寺庙里闲逛。这庙的佛殿和禅房都不太宽阔明亮，只有一

个老和尚暂住在里面。老和尚见客人进来，便整衣相迎，领着他们在

庙里各处参观。 

    佛殿里供奉着一尊志公塑像，两边的墙壁上画着精美绝伦的壁画，

其中人物栩栩如生。东墙上画着散花天女，里面有个披着头发的少

女，纤纤细手捏着一朵花，脸上露出甜蜜的笑容，樱桃小嘴微微张

开，好像要说话，明亮的眼波像流动的清水一般。 

    朱生一下子被这个仙女迷住了，久久注视着，不觉神魂颠倒，恍恍

惚惚，想入非非。突然间，身体好像变得很轻很轻，腾云驾雾似的飞

到墙上壁画里去了。这时，只见重重的殿阁楼台，已不是人间景象。

有一个老和尚坐在佛堂上讲经说法，周围站着许多听讲的人。朱生也

混杂在里面站立倾听。过了一会儿，他感觉到好像有人在偷偷地拉他

的衣襟。回头一看，原来就是那个披发的少女，她对着他妩媚一笑，

转身就走。朱生立即迈步跟了过去。那少女转过弯弯曲曲的回廊，走

进一间小屋。朱生见状犹豫着，徘徊不敢跟进。那少女回过头来，举

起手里的花朵，远远地向他招呼，他这才放心大胆跟了进去。屋子里

没有人，朱生冲上去拥抱她，她半依半就，于是就趁机欢好相亲。 

    事后少女关上门离去。临走时，吩咐朱生不要弄出声响，夜里她会

再来。这样暗中来往，连续几天，少女的同伴们都有所觉察。她们跑

到少女的小屋里，搜出了朱生，跟少女开玩笑说：“肚子里小郎君已

经好大啦，干嘛还要蓬散着头发充大姑娘？”她们捧来金簪和玉珥，

催促少女把头发梳成高高的发髻。少女低着头，含羞不语。一个女伴

说：“姐妹们，我们不要停留过久，再待下去人家恐怕不高兴了。”

说完，大家说笑着，纷纷道别而去。 

    朱生再看少女，发髻如同一簇乌云，高高地盘结在头顶上，发型像

只展翅低飞的凤凰，比起头发纷披时更加艳丽动人。看看四周无人，

两人又亲昵起来。兰麝的芳香，沁人心脾，欢娱之情，越来越浓。 



    正当两人难舍难分之际，忽然外面传来哒哒哒的靴子声和哗啦啦的

铁链声。紧接着又传来纷扰喧哗、争辩不休的声音。少女吃惊地爬起

来，跟朱生一起往窗外偷看，只见一个面色漆黑的金甲使者，手执铜

锤铁链，被众女伴围着。金甲使者说：“都来了吗？”众女子回答

说：“已经全到了。”金甲使者又说：“如果有谁私下藏匿着下界的

凡人，大家要立即告发，千万不要给自己找麻烦！”众女伴又齐声

说：“没有。”金甲使者转过身来，像老鹰搜寻猎物一样四处扫视，

好像马上就要搜到藏匿者了一样。少女非常害怕，吓得脸如死灰，惊

惶失措地对朱生说：“赶快藏到床底下去！”说完，就打开墙壁上的

一扇小门，逃走了。 

    朱生趴在床底下，吓得不敢大口喘气。过了一会，听见哒哒哒的靴

子声到了屋里，随后又转了出去。再过一会儿，嘈杂的声音渐渐远

去，朱生怦然跳动的心这才稍微安定。可是，他侧耳细听，屋外面还

有来往说话的人。朱生忐忑不安地趴了很长时间，只觉得耳朵嗡嗡作

响有如蝉鸣，双眼直冒金星，这种情景，实在难以忍受，但也不敢乱

动，只有等待着少女回来。朱生遭此惊吓，竟然都不记得自己是从哪

里来的了。 

    这时，孟龙潭正在佛殿上参观，转眼之间找不到朱生，心里很奇

怪，便向老和尚寻问。老和尚笑着说：“他听讲经说法去了。”孟生

又问：“在什么地方？”答道：“不远。”稍等了片刻，老和尚用手

弹弹壁画，大声喊道：“朱施主，你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

呀！”顿时，就见墙上显现出朱生的画像，他侧着耳朵站着，似乎在

倾听什么。老和尚又大声呼喊：“你的同伴等你好久啦！”话音刚

落，忽见朱生从壁画上轻轻飘落下来。到了地上，心如死灰，呆如槁

木，直瞪着眼，腿足酸软。孟生见他这般模样，吓了一跳，就问他怎

么回事，才知道朱生刚才正趴在床底下，听到敲击声像雷声一样，所

以就冲出屋子探听。此时再看壁画上那位手举鲜花的少女，却见她头

上那螺形的发髻高高地翘起，已经再不是原先双鬟下垂的少女发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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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朱生惊讶地问老和尚这是什么缘故。老和尚笑笑说：“幻境是由

人的内心产生的，贫僧怎能知道呢？”朱生心里郁闷，愁眉苦脸；孟

生也心中骇怕，六神无主。于是两人马上起身沿着一级一级的台阶，

走出了寺院。 

    异史氏说：“幻境是由人的内心产生的，说出这话的，像是一位深

通哲理的人。一个人有了淫心，就会产生下流的幻境；一个人有了下

流的心思，就会出现可怖的幻境。菩萨为了启发愚昧无知的人，显现

千般幻境，实际上都是人的内心世界主动追求才产生的。老和尚苦口

婆心很是诚恳，可惜朱、孟二人听了他的话没有大彻大悟，选择披发

入山修养心性的道路。” 

劳山道士 

    邑有王生，行七，故家子。少慕道，闻劳山多仙人，负笈往游。登

一顶，有观宇，甚幽。一道士坐蒲团上，素发垂领，而神观爽迈。叩

而与语，理甚玄妙。请师之。道士曰：“恐娇惰不能作苦。”答言：

“能之。”其门人甚众，薄暮毕集。王俱与稽首，遂留观中。凌晨，

道士呼王去，授以斧，使随众采樵。王谨受教。过月余，手足重茧，

不堪其苦，阴有归志。 

    一夕归，见二人与师共酌，日已暮，尚无灯烛。师乃剪纸如镜，粘

壁间。俄顷，月明辉室，光鉴毫芒。诸门人环听奔走。一客曰：“良

宵胜乐，不可不同。”乃于案上取壶酒，分赉诸徒，且嘱尽醉。王自

思：七八人，壶酒何能遍给？遂各觅盎盂，竞饮先■，惟恐樽尽；而

往复挹注，竟不少减。心奇之。俄一客曰：“蒙赐月明之照，乃尔寂

饮，何不呼嫦娥来？”乃以箸掷月中。见一美人，自光中出。初不盈

尺，至地遂与人等。纤腰秀项，翩翩作“霓裳舞”。已而歌曰：“仙

仙乎，而还乎，而幽我于广寒乎！”其声清越，烈如箫管。歌毕，盘

旋而起，跃登几上，惊顾之间，已复为箸。三人大笑。又一客曰：



“今宵最乐，然不胜酒力矣。其饯我于月宫可乎？”三人移席，渐入

月中。众视三人，坐月中饮，须眉毕见，如影之在镜中。移时，月渐

暗；门人然烛来，则道士独坐，而客杳矣。几上肴核尚故。壁上月，

纸圆如镜而已。道士问众：“饮足乎？”曰：“足矣。” “足宜早

寝，勿误樵苏。”众诺而退。王窃欣慕，归念遂息。 

    又一月，苦不可忍。而道士并不传教一术。心不能待，辞曰：“弟

子数百里受业仙师，纵不能得长生术，或小有传习，亦可慰求教之

心；今阅两三月，不过早樵而暮归。弟子在家，未谙此苦。”道士笑

曰：“我固谓不能作苦，今果然。明早当遣汝行。”王曰：“弟子操

作多日，师略授小技，此来为不负也。”道士问：“何术之求？”王

曰：“每见师行处，墙壁所不能隔，但得此法足矣。”道士笑而允

之。乃传以诀，令自咒，毕，呼曰：“入之！”王面墙，不敢入。又

曰：“试入之。”王果从容入，及墙而阻。道士曰：“俯首骤入，勿

逡巡！”王果去墙数步，奔而入；及墙，虚若无物；回视，果在墙外

矣。大喜，入谢。道士曰：“归宜洁持，否则不验。”遂助资斧，遣

之归。 

    抵家，自诩遇仙，坚壁所不能阻。妻不信。王效其作为，去墙数

尺，奔而入，头触硬壁，蓦然而踣。妻扶视之，额上坟起，如巨卵

焉。妻揶揄之。王惭忿，骂老道士之无良而已。 

    异史氏曰：“闻此事，未有不大笑者；而不知世之为王生者，正复

不少。今有伧父，喜疢毒而畏药石，遂有舐痈吮痔者，进宣威逞暴之

术，以迎其旨，诒之曰：‘执此术也以往，可以横行而无碍。’初试

未尝不小效，遂谓天下之大，举可以如是行矣，势不至触硬壁而颠蹶

不止也。” 

    【今译】 

    本县有个姓王的书生，在兄弟中排行第七，是个世家大户的后代。

他从小就爱慕道术，听说崂山上有许多仙人，就背起行李出门去游览

访问。到了崂山，他登上一座山顶。那里有座道观，十分幽静。一位



老道士盘腿坐在蒲团上，满头银发直垂到脖颈上，可精神健旺，神态

爽朗超俗。王生见了老道士，叩头下拜，恭敬地向他请教，那道士所

说的话，道理深邃玄妙，王生请求拜他为师。道士说：“像你这么娇

气、怠惰的，恐怕干不了辛苦活吧！”王生急忙回答说：“弟子能吃

苦。”道士的徒弟很多，傍晚时全回来了。王生一个个拜见了他们，

就留在了观里。 

    第二天清早，道士把他喊去，递给他一把斧头，叫他跟着大伙儿上

山砍柴。他恭恭敬敬地听从。过了一个多月，手脚全都磨出了一层层

老茧，他吃不了这种苦头，暗暗地产生了回家的念头。 

    一天晚上，王生回到观里，看见有两个客人和师父一起喝酒。天色

已经黑了，还没有点灯。师父就把纸剪成圆镜的样子，贴在墙壁上。

一瞬间，那纸竟像月亮一样放出光芒，照亮了全室，连针尖大小的东

西也可看得清清楚楚。徒弟们站在四周听候使唤，进进出出。一个客

人说：“这样美好的晚上，难得的欢乐，不可不让大家痛饮一番。”

道士听了，就从桌子上拿起一壶酒，赏给众徒弟，嘱咐他们尽情地

喝。王生心里想：“七八个人，这么一壶酒，怎能让所有的人都喝足

呢？”于是大家各自找来杯碗，争先恐后地抢着喝，惟恐壶里的酒没

了。可是，尽管大家不停地轮流斟酒，可壶里的酒竟然一点儿也没有

减少。王生感到十分惊奇。 

    喝了一会儿，一个客人说：“承蒙主人赏给我们明亮的月光，可是

这样喝闷酒没有意思，为什么不请嫦娥来助兴呢？”于是道士就拿了

一根筷子，对准墙上的纸月亮扔去。只见一个小美人，从月光里走了

出来。开始身长还不到一尺，落地后就和平常人一样高了。她腰肢纤

细，颈项秀美，轻盈地跳起了“霓裳羽衣舞”。一会儿又唱道：“仙

仙乎，而还乎，而幽我于广寒乎！”那歌声清越悠扬，像从洞箫里发

出的音响一样。一曲方罢，她盘旋而起，腾跃上桌，正当大家惊奇看

着的时候，那嫦娥又变成了一根筷子。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另一个客人说：“今天晚上玩得太高兴了！可我酒量有限，不能再



喝了。到月宫给我饯行好吗？”于是三个人就离开席位，慢慢地移进

月亮里去了。大家看见他们三个人都坐在月亮里喝酒，连胡子眉毛也

可以看得清楚，就像在镜子里看到的人形一样。不久，月光渐渐暗下

去，徒弟点起蜡烛，只有道士独自坐在屋里，客人已经不见了，而桌

子上还留着菜肴果品，再看那墙壁上的月亮，则不过是圆镜般的纸而

已。道士问大家：“都喝够了吗？”徒弟们回答说：“喝够了。”道

士说：“喝够了就早些去睡觉，别耽误明天砍柴割草。”众徒弟答应

着，退了下去。王生心里又高兴又羡慕，回家的念头也打消了。 

    又过了一个月，王生实在苦得受不了，可道士连一点小小的道术都

没有传授给他。王生感到不能再待下去了，就向道士告辞说：“弟子

跋涉好几百里，来向仙师学道，纵然不能传我长生不老之术，倘若教

我一点小法术，也可以安慰我求教的一片苦心；如今已过了两三个

月，不过是每天早早起来上山打柴，天黑返回道观罢了。弟子从前在

家的时候，可从来没吃过这样的苦呀！”道士笑笑说：“我原先就说

你干不了苦工。现在果真如此。好吧，明天一早就打发你走。”王生

说：“弟子苦干了几个月的活，只求师父传授一点小法术，也算我这

趟没白来呀！”道士问：“你想学什么法术呢？”王生说：“常见师

父随便走到哪里，墙壁都挡不住。只要能学到这个穿墙术，我也就心

满意足了。”道士笑着答应了，把口诀传授给他，叫他照着念诵，念

完后，道士喊道：“进去！”可是王生面对着墙壁，不敢进去。道士

又说：“你试着进去吧！”王生果然慢慢地朝墙壁走去，可是一到墙

壁前便被挡住了。道士说：“你低下头猛冲过去，不要犹豫！”王生

向后退了几步，当真低着脑袋奔了过去；到了墙壁那儿，只觉得空荡

荡的，仿佛那堵墙并不存在；回头一看，自己真的已站在墙外了。他

高兴得不得了，进来拜谢了师父。道士说：“你回家后，要心地清

净，摒绝邪念，否则法术就不灵了。”便给他一些盘缠，打发他回家

了。 

    王生到家后，自夸遇到了神仙，再硬的墙壁也挡不住他。他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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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信，王生就仿效上次崂山道士教他的方法，先离开墙壁几尺，然

后向墙壁直冲过去。结果，砰的一声，一头撞到坚硬的墙壁上，猛然

跌倒在地。妻子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一看，额头上鼓起一个鸡蛋大

的包。妻子笑他瞎吹牛，王生又惭愧又气愤，但也只能大骂老道士没

良心罢了。 

    异史氏说：“听了这个故事的人，没有不哈哈大笑的。岂不知在当

今的世上像王七这样的人还很不少。现在有些见识鄙陋的家伙，喜欢

奉承而不喜欢听忠告，就像喜好伤身的疾患而惧怕治病的药石一般。

于是就有舐痈吮痔的小丑，专门向他进献发威风逞暴虐的坏主意，来

投其所好，并且哄骗说：‘只要照这个法子办，可以横行无阻。’开

头用的时候，未尝不有点效果，于是就以为天下万事，都可以照此办

理，不到碰坏头摔跟斗，势必不肯罢休。” 

娇娜 

    孔生雪笠，圣裔也。为人蕴藉，工诗。有执友令天台，寄函招之。

生往，令适卒。落拓不得归，寓菩陀寺，佣为寺僧抄录。寺西百余

步，有单先生第。先生，故公子，以大讼萧条，眷口寡，移而乡居，

宅遂旷焉。一日，大雪崩腾，寂无行旅。偶过其门，一少年出，丰采

甚都。见生，趋与为礼，略致慰问，即屈降临。生爱悦之，慨然从

入。屋宇都不甚广，处处悉悬锦幕，壁上多古人书画。案头书一册，

签云：“琅嬛琐记”。翻阅一过，俱目所未睹。生以居单第，意为第

主，即亦不审官阀。少年细诘行踪，意怜之，劝设帐授徒。生叹曰：

“羁旅之人，谁作曹丘者？”少年曰：“倘不以驽骀见斥，愿拜门

墙。”生喜，不敢当师，请为友。便问：“宅何久锢？”答曰：“此

为单府，曩以公子乡居，是以久旷。仆皇甫氏，祖居陕。以家宅焚于

野火，暂借安顿。”生始知非单。当晚，谈笑甚欢，即留共榻。昧

爽，即有僮子炽炭火于室。少年先起入内，生尚拥被坐。僮入，白：



“太公来。”生惊起。一叟入，鬓发皤然，向生殷谢，曰：“先生不

弃顽儿，遂肯赐教。小子初学涂鸦，勿以友故，行辈视之也。”已而

进锦衣一袭，貂帽、袜、履各一事。视生盥栉已，乃呼酒荐馔。几、

榻、裙、衣，不知何名，光彩射目。酒数行，叟兴辞，曳杖而去。餐

讫，公子呈课业，类皆古文词，并无时艺。问之，笑云：“仆不求进

取也。”抵暮，更酌曰：“今夕尽欢，明日便不许矣。”呼僮曰：

“视太公寝未。已寝，可暗唤香奴来。”僮去，先以绣囊将琵琶至。

少顷，一婢入，红妆艳绝。公子命弹湘妃。婢以牙拨勾动，激扬哀

烈，节拍不类夙闻。又命以巨觞行酒，三更始罢。次日，早起共读。

公子最慧，过目成咏，二三月后，命笔警绝。相约五日一饮，每饮必

招香奴。一夕，酒酣气热，目注之。公子已会其意，曰：“此婢乃为

老父所豢养。兄旷邈无家，我夙夜代筹久矣，行当为君谋一佳耦。”

生曰：“如果惠好，必如香奴者。”公子笑曰：“君诚‘少所见而多

所怪’者矣。以此为佳，君愿亦易足也。” 

    居半载，生欲翱翔郊郭，至门，则双扉外扃。问之。公子曰：“家

君恐交游纷意念，故谢客耳。”生亦安之。时盛暑溽热，移斋园亭。

生胸间肿起如桃，一夜如碗，痛楚呻吟。公子朝夕省视，眠食都废。

又数日，创剧，益绝食饮。太公亦至，相对太息。公子曰：“儿前夜

思先生清恙，娇娜妹子能疗之。遣人于外祖母处呼令归，何久不

至？”俄，僮入白：“娜姑至，姨与松姑同来。”父子疾趋入内。少

间，引妹来视生。年约十三四，娇波流慧，细柳生姿。生望见颜色，

嚬呻顿忘，精神为之一爽。公子便言：“此兄良友，不啻胞也，妹子

好医之。”女乃敛羞容，揄长袖，就榻诊视。把握之间，觉芳气胜

兰。女笑曰：“宜有是疾，心脉动矣。然症虽危，可治；但肤块已

凝，非伐皮削肉不可。”乃脱臂上金钏，安患处，徐徐按下之。创突

起寸许，高出钏外，而根际余肿，尽束在内，不似前如碗阔矣。乃一

手启罗衿，解佩刀，刃薄于纸，把钏握刃，轻轻附根而割。紫血流

溢，沾染床席。生贪近娇姿，不惟不觉其苦，且恐速竣割事，偎傍不



久。未几，割断腐肉，团团然如树上削下之瘿。又呼水来，为洗割

处。口吐红丸，如弹大，着肉上，按令旋转：才一周，觉热火蒸腾；

再一周，习习作痒；三周已，遍体清凉，沁入骨髓。女收丸入咽，

曰：“愈矣！”趋步出。生跃起走谢，沉痼若失。而悬想容辉，苦不

自已。自是废卷痴坐，无复聊赖。公子已窥之，曰：“弟为兄物色，

得一佳耦。”问：“何人？”曰：“亦弟眷属。”生凝思良久，但

云：“勿须！”面壁吟曰：“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公子会其指，曰：“家君仰慕鸿才，常欲附为婚姻。但止一少妹，齿

太稚。有姨女阿松，年十八矣，颇不粗陋。如不见信，松姊日涉园

亭，伺前厢，可望见之。”生如其教，果见娇娜偕丽人来，画黛弯

蛾，莲钩蹴凤，与娇娜相伯仲也。生大悦，求公子作伐。公子翼日自

内出，贺曰：“谐矣！”乃除别院，为生成礼。是夕，鼓吹阗咽，尘

落漫飞，以望中仙人，忽同衾幄，遂疑广寒宫殿，未必在云霄矣。合

卺之后，甚惬心怀。一夕，公子谓生曰：“切磋之惠，无日可以忘

之。近单公子解讼归，索宅甚急，意将弃此而西。势难复聚，因而离

绪萦怀。”生愿从之而去。公子劝还乡闾，生难之。公子曰：“勿

虑，可即送君行。”无何，太公引松娘至，以黄金百两赠生。公子以

左右手与生夫妇相把握，嘱闭眸勿视。飘然履空，但觉耳际风鸣，久

之曰：“至矣。”启目，果见故里。始知公子非人。喜扣家门。母出

非望，又睹美妇，方共忻慰。及回顾，则公子逝矣。松娘事姑孝；艳

色贤名，声闻遐迩。 

    后生举进士，授延安司李，携家之任。母以道远不行。松娘举一

男，名小宦。生以迕直指，罢官，挂碍不得归。偶猎郊野，逢一美少

年，跨骊驹，频频瞻视。细视，则皇甫公子也。揽辔停骖，悲喜交

至。邀生去，至一村，树木浓昏，荫翳天日。入其家，则金沤浮钉，

宛然世族。问妹子，则嫁；岳母，已亡，深相感悼。经宿别去，偕妻

同返。娇娜亦至，抱生子掇提而弄，曰：“姊姊乱吾种矣。”生拜谢

曩德。笑曰：“姊夫贵矣！创口已合，未忘痛耶？”妹夫吴郎，亦来



拜谒。信宿乃去。 

    一日，公子有忧色，谓生曰：“天降凶殃，能相救否？”生不知何

事，但锐自任。公子趋出，招一家俱入，罗拜堂上。生大骇，亟问。

公子曰：“余非人类，狐也。今有雷霆之劫。君肯以身赴难，一门可

望生全；不然，请抱子而行，无相累。”生矢共生死。乃使仗剑于

门，嘱曰：“雷霆轰击，勿动也！”生如所教。果见阴云昼暝，昏黑

如■。回视旧居，无复闬闳，惟见高冢岿然，巨穴无底。方错愕间，

霹雳一声，摆簸山岳；急雨狂风，老树为拔。生目眩耳聋，屹不少

动。忽于繁烟黑絮之中，见一鬼物，利喙长爪，自穴攫一人出，随烟

直上。瞥睹衣履，念似娇娜。乃急跃离地，以剑击之，随手堕落。忽

而崩雷暴裂，生仆，遂毙。少间，晴霁，娇娜已能自苏。见生死于

旁，大哭曰：“孔郎为我而死，我何生矣！”松娘亦出，共舁生归。

娇娜使松娘捧其首；兄以金簪拨其齿；自乃撮其颐，以舌度红丸入，

又接吻而呵之。红丸随气入喉，格格作响。移时，醒然而苏。见眷口

满前，恍如梦寤。于是一门团圞，惊定而喜。生以幽圹不可久居，议

同旋里。满堂交赞，惟娇娜不乐。生请与吴郎俱，又虑翁媪不肯离幼

子，终日议不果。忽吴家一小奴，汗流气促而至。惊致研诘，则吴郎

家亦同日遭劫，一门俱没。娇娜顿足悲伤，涕不可止。共慰劝之。而

同归之计遂决。生入城，勾当数日，遂连夜趣装。既归，以闲园寓公

子，恒返关之；生及松娘至，始发扃。生与公子兄妹，棋酒谈宴，若

一家然。小宦长成，貌韶秀，有狐意。出游都市，共知为狐儿也。 

    异史氏曰：“余于孔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也。观其容

可以忘饥，听其声可以解颐。得此良友，时一谈宴，则‘色授魂

与’，尤胜于‘颠倒衣裳’矣。” 

    【今译】 

    有个书生叫孔雪笠，是孔子的后代。为人宽和厚道，善于作诗。他

有个好友在浙江天台县做县官，来信邀他前去。他到了天台，那县官

却刚巧去世了。孔生穷困潦倒，流落在那里，无法回乡，只好寄居在



菩陀寺里，受雇给和尚抄写经文，以维持生计。在寺庙西面百多步远

的地方，有单先生的一所大宅院。单先生原本是官僚世家子弟，因为

一场官司，弄得家境败落，加上人丁稀少，已经移至乡下去住，于是

这座大院就空闲起来。 

    一天，大雪纷飞，路无行人。孔生偶然走过单家门口，正好碰到门

里出来一个风度翩翩，仪容美好的少年，那少年一见孔生，马上迎上

来，躬身施礼，寒暄几句后，便恳请孔生到他家里做客。孔生挺喜欢

这个少年，便爽快地答应了，跟他一同进家去。院里房屋不很宽敞。

室内到处挂着锦缎幕布；墙上还挂着很多古人的字画。桌上放着一部

书，名为《琅嬛琐记》。孔生随手翻开看看，都是自己没有读过的。

他以为这个少年住在单家大院，一定是大院的主人，也就没有询问他

的家世。那少年倒细问了孔生的经历，对他的困境深表同情，劝他开

馆收徒。孔生叹息说：“我是流落在外的人，没亲没友的，谁肯替我

向人推荐呢？”少年说：“如果你不嫌我愚劣的话，我愿拜你为

师。”孔生听后大喜，但是不敢当老师，只请求和他做个朋友。于是

问道：“这房子为什么总是锁着呢？”少年回答说：“这座大院原是

单公子的，因为单公子搬去乡下住，所以空旷了很长时间。我姓皇

甫，祖籍陕西。因老家被野火烧毁，只好暂时借这里安家。”孔生这

时才明白，原来少年并非单家房主。 

    当晚两人有说有笑，非常投机。谈到深夜，少年挽留孔生与他同在

一床睡觉。第二天一大早，有个书童进屋生炭火。少年先起床，到内

室去了。孔生还围着被子坐在床上。那个书童跑进来说：“公子的父

亲来啦！”孔生吃了一惊，急忙下床。只见一位鬓发雪白的老人走了

进来，向他殷切致谢，说：“先生不嫌我儿子愚笨肯教他读书，我很

感激。不过，他刚刚开始学习，先生千万不要因为是朋友，就把他当

成同辈相待。”说完，便赠送给他锦衣一套，貂帽一顶，鞋、袜各一

双。等孔生梳洗完毕，便吩咐摆上酒菜。屋里摆设的桌子、床榻，主

人穿着的衣服，都十分华丽，孔生都叫不出名目，只觉得光彩四射，



眼花缭乱。斟过几遍酒，老人便起身告辞，拄着拐杖走了。吃完了

饭，少年公子送上他做的课业，都是古文诗词，并没有当时流行的八

股文。孔生问什么缘故，公子笑着回答说：“我不想参加科举考试求

取功名。”到了黄昏，又摆了酒宴，说：“今晚尽情痛饮，明天就不

能这样做了。”并招呼书童说：“去看看太公睡了没有？要是睡了，

就悄悄地把香奴叫来。”书童去了一会儿，先把用绣袋装着的琵琶抱

来了。随后，进来一个丫头，穿红着绿，非常漂亮。公子叫她弹一曲

《湘妃怨》。她用象牙拨片勾动琴弦，发出激越悲壮的声音，旋律节

奏跟他以前所听到过的都不一样。弹完后，少年又让香奴大杯劝酒。

就这样一直玩到三更才散。第二天，他们清早起来，一道读书。公子

非常聪明，过目成诵。两三个月后，作文便极精彩警辟。他们约定五

天喝一次酒，每次喝酒都叫香奴做陪。有一晚，孔生喝得多了一点，

目不转眼地瞅着香奴。公子看出孔生的意思，就说：“这个丫头是我

父亲收养的。哥哥远离家乡，身边没有家眷照料，我早就在日夜代你

考虑，不久就可为你物色一个合适的伴侣。”孔生说：“你要是帮我

找一个，一定要像香奴这样的才好。”公子笑笑说：“你可真是少见

多怪，如果以香奴为好的标准，那么你的愿望也太容易满足了。” 

    孔生在皇甫公子家住了半年。一天，他想到郊外走动，来到大门

口，看见两扇大门反锁着，便问是什么缘故。公子说：“家父恐怕由

于交游而分散精力，因此闭门谢客。”孔生听后，也就打消了外出的

念头。这时正是炎热的夏天，潮湿闷热，两人便移居到园亭里读书。

孔生的胸脯忽然长起个像桃子样的大包，一夜工夫便肿得像饭碗那么

大，痛得他呻吟不绝。公子早晚都来看望，急得寝食不安。又过了几

天，毒疮更厉害了，连粥水也不能下咽。太公也来探望，见此情形，

与公子相对叹气。公子说：“我昨天晚上想，先生的病，娇娜妹妹能

够医治，便派人到外祖母家叫她回来。但不知为什么这么久还没

来？”说话间，书童进来说：“娜姑回来了，还有姨娘和松姑也一同

来了。”皇甫父子听了后，急忙跑进内室。不一会，公子便领着娇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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